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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都不敢看这个图纸，看到就流

泪。”采访过程中，江尧数度摇头，神情难掩痛

苦和无奈。

但黄梅阁里的戏，还是要演下去。

晚上8点半，是演出开始的时间，不大的

戏园子里挤得满满当当。

江尧在张罗着演出

的各个环节，而妻子汪

云，要么忙着端茶倒水，

照顾游客，要么就静静地

坐在门口，看演出。

“她既是戏迷，也是贤

内助，还能扮七仙女中的大

姐、《女驸马》中的冯素珍等

角色。”让江尧感到欣慰的

是，在筹办黄梅阁到黄梅村

这件事情上，妻子始终默默

支持，与自己“比翼双飞”。

夜幕低垂，质朴的黄梅曲调，咿咿呀呀，伴

随着观众的掌声，弥漫在天柱山的脚下，一刻不

曾停歇。

记者不知道，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情境

下，关于黄梅村的那场梦，江尧是否真的忘却了。

“我都不敢看这个图纸，一看就流眼泪”

一切却突然偃旗息鼓

是黄粱一梦，还是“人工流产”？

村民：“如果黄梅村还能搞起来，我们肯定支持”

“事情黄了之后，200多万的补偿款，发给

了40多位村民。”江尧说。随后记者在团结、

胜利村民组部分村民口中得到了印证。

在村民带领下，记者在“中国黄梅村”内

走走停停。放眼望去，不太规则的一大片田

地中间，散种着青菜、水稻、玉米等。

“政府以旧城改造名义，说要搞步行街、

万人广场，把土地征收了。”胜利村民组村民

葛连松说，县里曾带着他们，到合肥、蚌埠的

白马服装城去参观，说要按那种模式开发。

除了葛连松，团结村民组村民王雷，也拿

到了田地征收款。

“黄梅村的项目，村民内部后来也有分

歧，尤其一些年龄大的，觉得项目拖得时间太

长。后来，政府征收时说两年之内开发，如果

不开发，土地还给我们，钱不用退了。所以我

们先收了这个钱。”葛连松告诉记者。

“黄梅村要是还能搞起来，我肯定支持。”

接受采访的村民，都表明自己的态度。

对于项目半路夭折，村民也是各有见

解。“1.5个亿，这么多钱，上哪儿筹去？”葛进

旺认为，资金问题阻碍项目进展。

而江尧否认了这个猜测，他介绍说当时

筹委会的思路是，一方面自筹，吸引社会资金

加盟，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

“县里有个小老板，一下子拿了60万过

来，川鎏大酒店的何总，开始说拿了10万，我

让他多拿点。政府招商，还引来了香港瑞龙

投资公司。”

“我认为资金不是问题。”江尧表示。

相关部门：或受城区规划影响
江尧说，没人以文件的形式告知他评估论

证结果，他也没有听到更多的解释。“后来仅

仅看到文化局的一个程序性的答复。”

那是 2006 年底，身为县政协委员的江

尧，在县政协第十一届第一次会议上，递交过

一份关于建设中国黄梅村的提案。

2007 年 5月 31 日，县文化局在答复中

说，“我们将履行职能，向县委、县政府提出以

下建议：妥善解决好项目建设与土地权属、使

用问题；将项目建设同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

起来，整体规划，统筹安排。”

6年后的8月19日，带着疑问，记者试图

联系当年参与项目评估论证的成员。

徐祖德，现任潜山县发改委主任，时任县

招商局局长。他告诉记者，项目符合条件，发

改委就立项。至于没有最终通过评估论证，

也许是资金原因，也许是规划的问题，具体他

并不知情。

熊恩平，潜山县城管局副局长，其表示，

黄梅村项目之所以未能成行，主要还是因为

征地的时候，老百姓内部没有协商好。

“中国黄梅村项目，假如有机会再建，在

原址建的可能性不大，也可能会另外选址。”

熊恩平给出了自己的估计。

“规划设计，我都一手参与的，哪个地

方我都一清二楚。”从墙上取下扩大版的规

划图，江尧仔细摊开，向记者详细介绍。

“左上角建严凤英雕像，往后面一点建

韩再芬雕像，往里走，还腾出一个‘再芬卧

室’。村中间，设有小剧场，室内、室外都可

以演出。”

“村内有小河、石拱桥、亭台楼阁，有牌

坊大门、文化名人雕塑、古皖文化陈列室，

有活动舞台和小广场，有茶楼、酒店、商铺，

还想建个‘影视一条街’，村内所有建筑，都

为明清徽派建筑风格，不超过三层。”

指点着心中默念千百遍的规划图，江

尧眉飞色舞。

“外围再搞一组门面房，全是当地特色

手工业，比如铁匠铺子、做面的、打草鞋的，

一共有10样。”

规划是他到省城聘请规划设计院设计

的，对方承诺：项目如成功，收费20万，如不

成功，分文不取。

连省城的设计公司，都对这个项目如

此有信心，为何却最终胎死腹中？记者的

问题，将江尧的思维拉回到残酷的现实。

“因为太平村这块地，早就被开发商盯

上了。”江尧直言不讳。

“2007 年 8 月间，县政府组织评估论

证，包括土地、建设、环保、招商、旅游等很

多部门参加。过程中，我听到城建局一位

负责人说‘要慎重’。我当时就预感到，可

能出问题了。”江尧无奈地摇了摇头。

尽管之后，江尧到县领导的办公室坐

了一下午，但事情的进展，如他担心的那

样，论证没通过，项目泡汤了。

江尧：
“评估时有人说要慎重，
我就预感出问题了”


